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七卷　 第二五六期　 Vol. 47. No. 256

　 　 　 　 　 　 　 　 　 　 　 　 　 　 　 　 　 　 　 　 　 　 　 　 　 　 　 　 　 　 　 　 　 　 　 　 　 　 　 　　　　　　　　　　　　　　　　　　　　　　　　　　　　　　　　　　　　　　　 DOI:10. 13530 / j. cnki. jlis. 2021042

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抽象、内核与价值
∗

柯　 平

摘　 要　 为了回答在中国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是如何形成的、是怎样的体系、有什么样的价值

等问题,本文以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和现代图书馆学的产生和发展为线索,结合相关史料与客观分析,通过“抽

象—内核—价值”的思辨路线,揭示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之本来面目。 本文总结凝炼出中国图书馆学的主要

思想———要素思想、藏用思想、书文化思想、传播思想、分类思想、导读思想,揭示其思想体系的内核———以图书文

献为本,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图书馆学思想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教育、科学价值具有现实意义,对当代图书馆与图书

馆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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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we
 

should
 

not
 

only
 

describe
 

and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ibrary
 

science
 

to
 

explore
 

its
 

development
 

law but
 

also
 

comprehensively
 

study
 

the
 

source
 

and
 

evolution
 

of
 

library
 

science
 

thought.
 

Moreover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thought
 

is
 

in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especially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thoughts
 

of
 

librarians
 

and
 

library
 

science
 

in
 

different
 

times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library
 

science
 

thoughts
 

are
 

regarded
 

as
 

a
 

system
 

to
 

establish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thoughts.
 

In
 

order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was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form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What
 

is
 

the
 

system 
 

What
 

is
 

it
 

worth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and
 

modern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this

 

study
 

reveals
 

the
 

true
 

features
 

of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through
 

the
 

thinking
 

route
 

of
 

abstract - core - value combining
 

with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objective
 

analys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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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system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i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thought
 

of
 

Chinese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and
 

absorbing
 

the
 

thought
 

of
 

western
 

modern
 

library
 

science and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library
 

cause.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main
 

thoughts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including
 

the
 

thought
 

of
 

essential
 

elements the
 

thought
 

of
 

collection
 

and
 

use the
 

thought
 

of
 

book
 

culture the
 

thought
 

of
 

dissemination the
 

thought
 

of
 

classification the
 

thought
 

of
 

guidance and
 

reveals
 

the
 

core
 

of
 

its
 

ideological
 

system that
 

is taking
 

books
 

and
 

documents
 

as
 

the
 

core
 

thought.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cientific
 

values
 

embodied
 

in
 

the
 

thought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have
 

extremely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guiding
 

func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library
 

and
 

librarianship.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is
 

rooted
 

in
 

the
 

long
 

Chines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absorbs
 

all
 

the
 

advanced
 

cultural
 

nutrition
 

of
 

the
 

world and
 

acts
 

on
 

culture.
 

In
 

modern
 

society 
literacy

 

educ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nd
 

provides
 

important
 

guidance
 

for
 

the
 

though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ield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Library
 

science
 

is
 

a
 

subject
 

with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It
 

not
 

only
 

h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cience
 

and
 

produces
 

scientific
 

value
 

but
 

also
 

has
 

the
 

function
 

of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record.
 

49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Ideological
 

system. 　 Abstraction. 　 Core. 　 Value.

　 　 研究中国图书馆学史,除了对图书馆学的

发展历程进行描述和总结以探讨其发展规律之

外,还要对图书馆学思想的来源与演化进行全

面研究,而且,图书馆学思想史在图书馆学史中

处于突出地位。 基于已有的图书馆学思想史研

究文献,特别是有关图书馆学家思想和不同时

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成果,将图书馆学思想的起

源、演化看作一个体系以建立起各种思想之间

的内在联系,考察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是如

何形成的、是怎样的体系、有什么样的价值,这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不仅能反映中国图书馆学

思想对于中国图书馆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而
且能够阐明中国对世界图书馆学所做出的

贡献。
“人类关于世界的任何科学思想,都是构

成思想” [1] ,图书馆学也不例外。 从哲学的反

思思想维度来审视,图书馆学已有的思想中惯

性地充斥着表象思维和形式思维,缺乏一种思

辨思维。 因此,本文通过“抽象—内核—价值”
的思辨路线,揭示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之

本原。

1　 抽象

1923 年我国第一部以“图书馆学”命名的著

作———杨昭悊的《图书馆学》问世,蔡元培为之

作序说:“一种事业,发达到一定的程度,便有产

生一种有系统的理论。 有了有系统的理论,那
种事业的发达,才有迅速的进步。 这是各种事

业的通例,图书馆也就不在例外。” [2]1 在吸纳国

外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随着“建设中国

的图书馆学”从呼声发展到实际行动,杨昭悊较

早地提出将归纳、演绎、证实作为图书馆学的研

究法,为图书馆学成为一门现代科学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也为图书馆学进行多维度科学抽象

奠定了基础。

1. 1　 实践抽象:图书馆学思想来源于图书馆

实践

沈祖荣早就提出 “ 图 书 馆 学 为 实 用 科

学” [3] 。 由于图书馆学被图书馆、图书馆工作和

图书馆事业以及相关的事实与活动这些客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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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现象所环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那些感性

的认识和经验占据了图书馆学的阵营,以至于

时常有人质疑并回答“图书馆学是否为一门科

学”。 图书馆工作经验的日益丰富和对越来越

形式化的图书馆现象的大量描述,不仅不能自

发地形成思想和理论,反而增强了实践对于理

论指导的呼唤以及图书馆学科学性的诉求。 缺

少科学性、抽象性的图书馆学,只能是对经验的

知识积累而已,致使图书馆学停留在一个经验

时代。 正如门捷列夫所言:“永久的、普遍的和

统一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逻辑上高于只有在

暂时的、个别的和多样的事物中,只有通过理智

和被概括的抽象才能认识的现实的东西。” [4] 在

这种情势之下,只有将实践经验和感性认识进

行科学的抽象,才能形成科学的思想和理论。
中国图书馆学“要素说”是图书馆学基础理

论特别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个逻辑起点,
其价值不亚于阮冈纳赞和西方图书馆学家所提

出的思想。 但凡讲要素说者均以 1929 年陶述先

的新式图书馆三要素(书籍、馆员、读者) [5] 为起

源,却不提更早的 1925 年梁启超的两要素(读

者、读物) [6] 。 杜定友 1932 年正式提出三要素

(书、人、法),刘国钧 1934 年提出四要素(图书、
人员、设备、方法) [7]6 、1957 年又进一步改为“读

者、图书、领导和干部、工作方法、建筑与设备”,
完善为五要素[8] 。 然而,很少有人关注要素思

想的实践来源。 如果将杜定友和刘国钧的图书

馆学研究与图书馆实践经历相联系,不难发现,
杜定友的三要素说是在他相继任广东省立图书

馆主任和复旦大学、南洋大学、中山大学、交通

大学等大学的图书馆主任之后形成的思想,而
刘国钧的五要素说是在他相继任北平图书馆编

纂部主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主任和西北图书馆

主任之后形成的思想。 王子舟认为杜定友“为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形成及进入世界同步

发展水平,作出了卓越贡献” [9]165 。 周文骏和王

红元认为杜定友、刘国钧、王重民三位先生在各

自专业领域中所取得的历史性功勋是后人不能

企及的,称刘国钧为“我国现代当代图书馆学的

奠基人之一” [10] 。
虽然人们高度评价了要素说,但也常常会

简化甚至曲解要素说。 重新审视要素说,会发

现有两种不同的要素说,一种是针对图书馆的

要素说,另一种是针对图书馆事业的要素说。
杜定友的三要素思想不是陶述先所指的图书馆

要素,而是图书馆事业的要素,是图书馆事业理

论基础的“三位一体”,并呈现出以书为重、以法

为重和转向重“人” (阅览者) [11] 三个阶段的变

化。 90 年前中国图书馆学就有这样先进的思

想,即便今天国际上的人本图书馆学论者也不

能及。 而刘国钧提出的四要素是针对图书馆的

要素,五要素却是针对图书馆事业的要素,他的

贡献在于把杜定友的要素说正式上升为图书馆

学的研究对象,并将其纳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的内容。 要素思想是用一种分析的视角看待图

书馆实践,从杜氏“三位一体”的整体观到 20 世

纪 80 年代在系统科学思维影响下把图书馆和图

书馆事业看作一个系统,形成了图书馆学以要

素为基础的“要素—系统”理论框架。
要素说与 20 世纪 50—80 年代形成的“矛盾

说”与“规律说”并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思想

体系的三大学术思想。 规律说源于 1981 年《图

书馆学基础》(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合编)提出的

“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

形式以及它的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 但是,把
这一定义称为“规律说”是不恰当的,因为所有

科学都要研究规律 (不存在不研究规律的科

学),不能将规律与矛盾相对应,准确地说这一

观点属于“图书馆事业说”,是要素说发展的结

果。 矛盾说是在哲学矛盾论以及图书馆工作基

本矛盾的讨论中产生的,其突出贡献在于发现

了图书馆实践中的两大活动或两大现象,即藏

书活动 / 现象和读者服务活动 / 现象,图书馆的

一切工作均围绕这两个重心展开,与其说是图

书馆学要解决“藏与用”两者的矛盾,不如说要

处理好“藏与用”这两者的关系。 因此,矛盾说

的本质是藏用思想。
藏用思想是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高

006



柯　 平: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抽象、内核与价值
KE

 

Ping:Ideological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Abstraction,Core
 

and
 

Value

2021 年 11 月　 November,2021

度概括和提炼。 历代藏书活动丰富,包括求书、
鉴别、曝书、钞书、保护、管理等,从北宋司马光

的“曝书之法”、南宋郑樵的“求书八法”到明祁

承火業的“购书三原则”和“鉴书五法”等,形成了

比较科学且独具特色的藏书方法和藏书理论。
我国古代有比较完善的国家藏书制度,也形成

了官方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等

藏书体系。 《隋书·经籍志》总序首次提出“藏

用足以独善”的“藏用说”,“标志着我国古代图

书馆学发展进入新阶段,魏征对图书馆学的认

识相当于欧洲 14 世纪的水平” [12]55 。 南宋程俱

著《麟台故事》,1131 年成书,是我国第一部图书

馆学理论著作,首次阐述了国家藏书机构具有

培养人才、资政参考和“馆职”选拔的职能,初步

形成了我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是古代图

书馆学从萌芽到正式形成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古代藏用思想是大藏书或者说是大图

书馆思想,远远超出了西方图书馆业务范畴。
据清代专论私家藏书技术方法的著作———孙庆

增的《藏书纪要》记载,藏书包括购求、鉴别、钞
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曝书等一系列重要

内容。 然而,以往的藏用思想研究偏重于“藏”
的一面,得出古代“重藏轻用”的结论,一直影响

到今天人们对古代藏书事业的刻板印象,以及

抑古人之“藏”扬西方之“用”的价值取向。 仔细

研究古代藏用思想,不难发现其目的是藏以致

用,只不过早期是为了少数人利用,而后这一思

想不断发展,“用”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 宋

代对藏书之“用”已有全面论述与实践,《通志》
有“千章万卷,日见流通” [13] 之说。 《麟台故事》
不仅论述了藏书的购求、整理与典藏,还论述了

利用。 而宋代李公择创“李氏山房”,开启了私

藏公用实践的先河。 明姚士粦提出“以传布为

藏” [14] ,明末清初曹溶倡导藏书借钞互换而作

《流通古书约》。 17 世纪以后,中国图书馆学有

了系统化的近代意义的藏用思想,主要有两大

贡献:一是形成了藏书向社会开放的思想,如清

黄虞稷提出的藏书公开思想;二是产生了“儒藏

说”,清周永年著《儒藏说》提出为天下寒士建立

儒藏的思想,比明末曹学佺集儒家经典为私藏

公用的儒藏说更进一步,树立了公藏公用、以用

养才的思想。 程焕文认为,宋以后直到明末清

初中国古代图书馆学达到了空前的完善,“中国

古代图书馆学理论不仅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藏

书的发展变化,而且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

还走在世界图书馆学历史发展的前列” [15] 。
现代图书馆学的藏用思想既是对古代藏用

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是运用矛盾思维和关联

思维对矛盾说的进一步发展,从藏与用难以调

和的矛盾循环现象转到藏与用常规的关系现

象。 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形成了图书馆学两大研

究领域:藏书建设与读者服务。 前者发展为藏

书政策、藏书评价、文献资源采访、信息组织、信
息资源管理等专门领域,后者发展为读者分类、
读者心理学、信息服务、知识服务、信息检索、信
息素养教育等专门领域。

要素思想和藏用思想是中国人提出的两大

图书馆学思想,将实践表象总结和归纳到现象

层面,实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以杜定友和刘国钧为代表的现代图书馆学第一

代学人以这两大思想为基础建立起了应用图书

馆学,第二代学人和第三代学人在此基础上,运
用现代科学思维和技术方法研究图书馆实践,
进而运用抽象思维,结晶为科学思想,使应用图

书馆学思想体系得以丰富和完善。

1. 2　 客体抽象:图书馆学思想对具象事物与现

象的提炼

实践抽象可以解决现象认识问题,却难以

解决本质问题。 恩格斯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

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

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

致。” [16] 中国的图书馆学思想来源于客观的、丰
富的图书馆实践,而客观的、丰富的图书馆实践

活动或者现象都是基于客体而存在的。 不管图

书馆学研究的哪一种观点,都不可能也不应当

脱离图书馆及图书馆的客体———图书文献,否
则就不是图书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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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学对于客体的认识是从图书开

始的,将图书和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置于文化

的范畴,从而产生了书文化思想。 古代的这一

思想集中体现在隋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 的

“五厄论”和明邱濬《图籍之储》 《访求遗书疏》
的“访书论”等论述中,也体现在古代藏书楼建

筑理念和藏书活动之中。 现代的这一思想从充

分认识图书和图书馆保存文化的价值发展到强

调图书和图书馆的文化属性,将图书和图书馆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近几年来,在书史和图书馆史研究热潮中,

图书馆学史的研究引起广泛重视,书史、图书馆

史、图书馆学史三史脱节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以书文化思想为核心,统一三史势在必行,这对

于重新认识图书、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三者之间

的关系以及图书馆的本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图书馆本质这一重大理论命题,20 世

纪 60 年代和 80 年代的两次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大讨论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最终形

成了两种认识路径:一种从图书馆学的书文化

思想基础出发,从文献层面认识图书馆学和图

书馆的本质;另一种是从图书馆实践拓展和图

书馆学科拓展出发,从超越文献层面认识图书

馆学和图书馆的本质。 这两种路径有一个共同

之处,即将图书馆学的客体聚焦到文献传递或

知识交流,形成了中国图书馆学的传播思想。
在两次大讨论中,由于以文献作为客体更

为具象,因此“事业说”和“图书馆说”被广泛地

接受。 事业说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国家藏书事业

观,吸收并综合了以往的要素说和系统思想,在
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苏联图书馆学[17] 的影响,特
别是受到列宁图书馆事业思想[18] 的影响,强调

图书馆与社会联系的整体性,特别是强调图书

馆在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中的地位。 吴慰慈

是事业说的重要倡导者,其 《 图书馆学概论》
1985 年版、2002 年修订本、2008 年修订二版都

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为“图书馆事业及其相

关因素” [19] ,继承并发展了刘国钧的事业与要

素观。 吴慰慈提出了图书馆学的“中介论”,即

认为中介性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图书馆是中

介性机构”,“图书馆的社会性、依附性、学术性

是由中介性派生出来的” [20] 。 由于中介论建立

了“图书馆—文献—读者” 三者的交流模型,并
将图书馆作为帮助人们利用文献进行间接交流

的中介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介论也是文

献交流或文献传播的思想。 图书馆说源于针对

图书馆的要素说和针对图书馆的矛盾说。 作为

图书馆说的重要倡导者,黄宗忠认为图书馆是

图书文献的存贮和传递中心,“图书馆的本质属

性应该是藏用性,即对图书文献的收藏与利用,
或称知识信息的集聚与传递” [21] ,这里讲的“传

递”实质就是传播。
20 世纪 80 年代图书馆学有一股思潮,即重

视图书馆学科向外拓展,以获得更有利的学科

位置和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信息资源说” 和

“知识交流说”分别是信息时代和知识时代的产

物,反映了图书馆学紧跟时代步伐,努力发展图

书馆的社会性和时代性。 在这一思潮中产生的

“知识交流”和“文献交流”两大交流学说,都是

在传播学思想影响下,不同程度地借鉴了 70 年

代美国谢拉的社会交流思想和苏联米哈依洛夫

的科学交流思想。 1985 年宓浩等提出的知识交

流说,关注人类的知识交流现象,将图书馆作为

实现知识交流的一个社会实体[22] ,已超出了图

书馆学的传统客体———文献范畴。 1986 年周文

骏出版的《文献交流引论》既认识到图书馆的文

献交流性质,又从整体出发,认为“文献交流是

出版发行、图书馆、档案、情报、书目等工作的共

同实践基础,同时也是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

学和目录学等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 [23] ,试图

在图书馆学科之上构建一级学科———文献交流

学,以传播为中心,既强调图书馆学的拓展,又
坚守了图书馆学的“文献定位”。

以书文化思想和传播思想为基础构建理论

图书馆学,这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第二代学人

在第一代学人基础上所做的突出贡献。 经过第

三代学人的努力,既具有国际视野又具有中国

特色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哲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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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图书馆学方法论基本建立起来,形成了理

论图书馆学思想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90 年代以后,图书馆学要求

拓展的外向思维不断颠覆传统图书馆学的基本

理论框架,从拓展图书馆工作到拓展学科的呼

声愈加强烈,对于“图书馆学”学科名称的不满

直接导致了图书馆学教育的改名热。 这种拓展

外向思维本来是值得提倡的,但完全脱离文献

客体的图书馆学,脱离图书馆的本质,吸纳各种

社会热词,使图书馆领地盲目拓展,导致图书馆

业务没有了边界,一旦抛弃图书馆学“初心”和

优秀传统的思潮占了上风,图书馆学科便面临

着被边缘化的危险。

1. 3　 学术文化抽象:图书馆学思想根植于学术

文化和相关学科的土壤

中国图书馆学一直在谋求图书馆实践与理

论的有效对接,在构建由应用和理论两大分支

构成的现代图书馆学体系过程中,一方面重视

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学术文化遗产,将图

书馆学思想根植于人类学术文化的土壤中,另
一方面注重借鉴和汲取相关学科的知识成果与

养分,不断提升图书馆学在学科之林的学术地

位;一方面,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思

想,另一方面又有目的地吸取西方图书馆学发

展的经验与教训。 这便是中国图书馆学人的智

慧体现。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有着丰富的学术文

化源泉,“中国古代图书馆知识体系有个专有名

词———校雠学。 它主要由目录学、版本学、校勘

学等组成,均以图书为研究对象” [24] 。 图书馆

学在肥沃的学术文化土壤中孕育并与校雠学、
目录学在同一母体内成长,虽无“图书馆与图书

馆学”之名,却有“藏书楼(图书馆)与藏书校雠

目录之学(图书馆学)”之实。 因此,校雠学、目
录学是中国图书馆学的知识来源,图书馆学与

校雠目录学等相关学科同根同源。
中国图书馆学的分类思想正是源于校雠目

录学中的学术分类与图书分类。 早在汉代,刘

向、刘歆不仅系统地对国家藏书进行了整理编

目,创立了叙录体解题方法,编纂出最早的提要

目录《别录》和分类目录《七略》,而且创建了六

个大类三十八个小类的分类体系,“在一千九百

多年以前,我国就产生了这样组织严密,并有高

度水平的系统目录,是全世界上任何古代文明

国家所没有的” [25] 。 从六分法到四部分类体系

的建立,从七分法、九分法到十二分法等多种分

类法并存,这不仅是校雠目录学的成果,也是图

书馆学的成果,因为没有一种分类法不是在藏

书管理和文献整理中诞生的,藏书、分类、目录

三位一体成为古代图书馆学的重要特征,其分

类不仅仅有分类工具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有系

统的分类思想,即以学术分类为基础,既反映藏

书与文献特征,又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

思想。 “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在分类思想上早

于西方且是西方任何图书分类的“工具”思想所

不及的。 现代西方分类工具引入中国后,并没

有被简单采纳,毕竟“洋法”在中国的学术文化

环境下水土不服,无法适应中国的图书分类,于
是以现代图书馆学第一代学人的智慧,开启了

“仿杜”和“改杜”以及分类工具本土化,体现了

中国图书馆学在思想方法上的兼收并蓄。 第二

代学人在分类理论上继承了类例论,建立了思

想性标准,在分类实践上创建了“中图法” “科图

法”“人大法”等现代文献分类工具和方法。 尽

管现代图书馆学吸收了西方的分类编目思想以

及许多现代信息组织方法,但中国的文献分类

思想在国际上独树一帜,这不仅是古代图书馆

学家的贡献,也是现代图书馆学家的贡献。
从学术文化上看,中国的分类思想与其他

图书馆学思想一样,都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结

合、包容性和本土化的融合。 从“仿杜” 和“改

杜”到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分类体系,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创新之路。
由于校雠目录学与图书馆学的共生关系,

中国图书馆学甚至将目录学纳入到图书馆学的

体系中。 杜定友认为“我国向来有目录学、校雠

学,也差不多有图书馆学的意思,不过内容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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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甚至认为“现在图书馆的宗旨不同了,
事业的范围加大了,目录之学,不过是图书馆学

中一部分” [9]39 。 刘国钧建构了我国现代图书馆

学早期的内容体系,不仅提出“图书馆学是研究

图书馆三法(组织法、管理法、使用法)的学科”,
而且提出了图书馆学的两种分科方法,一个是

四要素分科法,另一个是目录、行政和技术三方

面分科法[7]1-9 ,将实用目录学纳入图书馆学体

系。 而程伯群则将图书馆学的范围分为图书馆

行政、图书馆技术、分类编目学和书志目录学四

个部分[26] ,其中,书志目录学包括书史、印刷史、
目录学、校勘、金石拓片、版本、图书馆史,显然

是将与图书相关的文化纳入其中。
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明与文化不仅为建立

图书馆学营造了优越的学术环境和生长条件,
产生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图书文献分类思想,而
且为发展图书馆学提供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和驱

动力,产生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图书文献导读

思想。
图书馆学的导读思想源于校雠目录学对图

书作用的阐述,从《汉书·艺文志》 “古之学者耕

且养”到《隋书·经籍志》 “诸子为经籍之鼓吹,
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 [27] 的弘道

教化思想,从春秋战国的书序到汉代《别录》中

的“可观”“皆可观”导读语,再到唐代的《杂钞》
和元初的《读书分年日程》,一直到近现代的《书

目答问》和《西学书目表》以及国学推荐热潮,奠
定了图书馆学集思想性和知识性于一体的导读

思想。 此外,古代的导读与聚书、藏书紧密相

连,祁承火業的《澹生堂藏书训约》 就包括《聚书

训》《藏书训略》和《读书训》,三者互为辅佐。
图书馆学的导读思想对于现代图书馆学的

阅读理论和阅读推广实践,乃至于全民阅读都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现代图书馆学第三代学

人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建立了由阅读学、阅读

心理学、阅读文化等组成的理论体系。
除了蒋永福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所归

纳的文献价值观、文献整理观、文献藏用观和馆

阁观[28] 外,古代图书馆学的分类思想、导读思想

分别与知识、教育密切相关,应给予高度重视,
而且这一思想在近现代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

展。 在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中,分类思想和

导读思想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不仅对应用图书

馆学的藏书建设和读者服务两大领域起到关键

性引领作用,而且对理论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

与应用理论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2　 内核

从上述分析可知,中国图书馆学的思想体

系源于对实践的抽象、对实体的抽象以及对学

术文化环境和相关学科的抽象,要素思想、藏用

思想、书文化思想、传播思想、分类思想、导读思

想只是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中的基本思想,
并不是全部。

中国图书馆学的思想体系是在继承中国古

代图书馆学思想和吸收西方现代图书馆学思想

的基础上,并与中国社会发展和图书馆事业发

展相结合形成的。 古代图书馆学体系以古代图

书馆学思想体系为基础,是古代校雠目录学体

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包括藏书法、藏书理论、书
文化和藏书楼文化、藏书史等。 现代图书馆学

体系以现代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为基础,继杨昭

悊提出“纯正的图书馆学” 和“应用的图书馆

学” [2]10 、李景新提出“历史的图书馆学” 和“系

统的图书馆学” [29] 后,产生了两分法(理论图书

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 [30] 、三分法(理论图书馆

学、专门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 [31] 和四分法

(吴慰慈等的普通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比
较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32] ,宓浩等的理论

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和比较

图书馆学[33] ) 的学科体系,都体现了图书馆学

向理论和应用发展的趋势。
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事业和学科的

发展道路不同,中国图书馆学的思想体系与西

方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最

突出的特点在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受到

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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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图书馆学思想体系受到各种现代哲学思想

的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了马克

思主义在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指导

地位。
从庞大的中国图书馆学的思想体系中寻找

其思想内核,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也是必须解

决的重要问题。
从上述“实践—客体—学术文化”三个方面

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形成了

以图书文献为中心的三个认识层次:一是围绕

图书文献进入图书馆后或图书馆系统内部的收

藏、管理与利用等各种活动的认识,经过抽象形

成关于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的理论以指导实

践;二是围绕图书文献进入图书馆前或图书馆

系统外部的生产、传播等各种社会现象的认识,
经过抽象形成关于图书文化的理论以指导书业

和文献事业;三是把图书文献和图书馆置于更

大的信息、知识等社会环境中加以认识,在继承

中国古代图书文献和图书馆根植的学术文化传

统的基础上,在当代社会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浪

潮的影响下,基于文献信息和知识载体不断开

拓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以提升图书馆学在信

息与知识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实践层面的抽

象,以图书文献为本,以图书馆为基,为图书馆

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客体层面的抽象,以图

书文献为本,以图书文献的生产和传播为根,为
包括图书馆事业在内的文献信息事业理论与实

践确立了根本;学术文化层面的抽象,以图书文

献为本,以校雠目录学为源,为立于学术之林的

图书馆学科厘清了本源。
进一步考察上述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的

六大基本思想,可以发现它们都包含一个“以图

书文献为本”的思想。 要素思想(图书文献为第

一要素)、书文化思想、分类思想(图书文献分

类)都体现了以图书文献为基础的思想,以图书

文献为本是图书馆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出发点。
藏用思想(图书文献的收藏与利用)、传播思想

(图书文献的传递交流)、导读思想(图书文献导

读)体现了以图书文献为工具的思想,以图书文

献为本是图书馆一切工作的依赖和途径。
以图书文献为本的思想作为中国图书馆学

思想体系的内核而存在,不仅是古代图书馆学

的核心思想,也是现代图书馆学的核心思想,这
与现代图书馆学的读者第一、以人为本、以读者

或用户为中心的思想并不相悖。 没有以图书文

献为本的思想,读者第一、以人为本、以读者为

中心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因为现代图书馆学

思想不是要完成从书本位到人本位的转变,而
是要实现书本位与人本位的高度统一,不是一

个中心论,而是两个中心论,要建立现代图书馆

学的“图书文献—人”的基本要素框架,这才是

图书馆学中人与书关系的辩证法。
图书馆学体系的划分除了按时代划分的古

代图书馆学和现代图书馆学,按目的功能划分

的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还可以按内

容范畴划分,即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划分为微

观图书馆学和宏观图书馆学。 那么,以图书文

献为本的思想在这一图书馆学体系中是如何反

映的呢?
从微观图书馆学看,微观研究主要围绕图

书馆及“图书文献—人”的基本要素框架展开。
“图书文献—人”的基本要素框架在图书馆的体

现是:图书馆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图书文献的

“收集—整理—传播—利用” 展开的,是一个以

图书文献为中心的价值链,主体是人(图书馆人

员),目标也是为了人(读者),图书馆人员收集、
整理、传播文献的每个环节都是为了读者,图书

馆利用更是为了读者,读者利用图书馆除了利

用图书馆的设施设备,其根本目的在于利用图

书文献。
图书馆作为一个系统或者有机体,其中有

资源、空间、设施设备、馆员、读者、服务、技术方

法、管理、环境等各种要素,有发展规划、资源采

集、资源加工、资源布局、文献服务、信息服务、
知识服务、读者教育、服务营销、服务管理、组织

文化等各种活动,这些要素和活动都有其价值

观,各种要素如何组合、各种活动如何组织都是

由价值观决定的。 继承要素思想,当代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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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产生了新三要素说。 虽有 “ 资源、服务、管

理” [34] 、“资源、服务、技术” [35] 、“空间、资源、服
务” [36] 等不同的观点,但都把资源与服务放到

了重要地位。 在资源建设中,从强调资源的规

模、数量到强调资源的结构和质量,从单一纸质

资源建设到纸质资源和数字资源并重的多样化

资源建设,从资源长期积累到资源规划和资源

评价,已形成了“资源为王” [37] 等观点,其价值

观在于以图书文献资源为本。 在读者服务中,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有了“为人找书” “为书

找人”的口号,变“图书馆等读者借阅图书”的被

动服务为“图书馆送书上门”的主动服务,建立

了由“图书文献→读者”之间的传递渠道和“读

者→图书文献”之间的获取渠道。 在读者 / 用户

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读者需要什么呢? 图书馆

拿什么服务读者呢? 没有以图书文献为本的价

值观,读者服务的一切活动都等于零,一个没有

图书文献的图书馆从本质上来说就不是图书

馆,一个缺乏高质量藏书的图书馆也不可能成

为好的图书馆。 在图书馆管理中,图书馆建筑、
设施设备、经费、人员的管理固然重要,但都与

藏书 / 资源管理无法相比或者相提并论,只有树

立以图书文献为本的价值观,并以此统领各要

素的管理,图书馆管理才能上升为科学和艺术。
用以图书文献为本的价值观来统领“以资源建

设为基础、以读者服务为目标、以科学管理为手

段”的图书馆工作,最终实现图书馆的目标与

使命。
从宏观图书馆学看,宏观研究主要围绕图

书馆事业及“图书文献—图书馆—人”的基本要

素框架展开。 图书馆事业作为一个体系,纵向

上有国家图书馆、省级图书馆、市县图书馆等,
横向上有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

等。 历史经验证明,树立以图书文献为本的价

值观,就可以制定科学的事业发展政策和发展

规划,统领并促进事业发展。 1957 年国务院通

过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1980 年中央书记处

通过的《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 就是有力的证

明。 这一价值观不仅关系到图书馆标准化、图

书馆评估、图书馆职业伦理等,还关系到图书馆

学专业教育与图书馆学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

图书馆学教育中的“去文献化”“去图书馆化”已

成为深刻的教训。 近年来,图书馆学教育与学

科建设回归文献本位、回归图书馆与图书馆事

业本位已逐渐成为众多学者的共识。
无论是微观图书馆学还是宏观图书馆学,

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以图书文献为

本,这既没有否认现代图书馆学的读者中心地

位,也没有忽视图书馆人员的重要性,而是更加

强调了读者和馆员的作用。 先秦时期,中国已

建立了史官掌管典籍的国家制度,古代图书馆

管理者有着较高的学术素养和地位。 21 世纪

初,围绕“图书馆精神”和“图书馆权利”两大主

题的大讨论,产生了许多重要成果,这是现代图

书馆学第三代学人的贡献。 今天,在图书馆职

业研究中,不仅要重视馆员的信息素养,也要重

视馆员的学术素质,不仅要强调读者至上、服务

奉献的职业精神,也要强调守本守业的职业

精神。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提出的以图书

文献为本,不是要排除图书馆学中的文献信息、
信息、信息资源等一系列关于资源的新概念,而
是强调所有这些现代概念都由图书文献而来,
都不能脱离“图书文献”这一基本概念。 随着图

书馆藏书或资源的不断变化,用“信息”或“信息

资源”替代文献,或者用“文献信息”实现文献与

信息的组合,基本概念的混乱或范畴模糊,都会

使得图书文献这一根本在追求时尚中被抛弃,
或在信息迷茫中被丢失。 因此,以图书文献为

本既是各种信息资源之本,也是图书馆和图书

馆事业之本。

3　 价值

图书馆学术史已经证明,中国图书馆学思

想体系是几代图书馆学人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图

书馆学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也是中国对世界图

书馆学做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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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作用于中国

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上文已有阐述;反过来,中
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作用于图书馆和图书馆事

业,这是理论作用于实践的必然。 考虑到图书

馆和图书馆事业关系到社会,特别是文化、教

育、科学三个层面,下文主要探讨中国图书馆学

思想体系在文化、教育、科学中的价值。
(1)文化价值

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既根植于悠久的中

华文化和文明,汲取世界一切先进的文化营养,
又作用于文化。 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以图书文献

为本,以书文化作为基本思想,满足人民群众对

于图书文献的需要,这对于发展文化事业特别

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第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中,集典籍以

经邦立政,将藏书作为治国、治身之基。 明朝礼

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丘濬《图籍之储》,认为

“书之在天下,乃自古圣帝明王精神、心术之所

寓,天地、古今、生人、物类、义理、政治之所存,
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把设

立图书馆看作是“治国平天下之要” [38] 。 中国

图书馆学思想体系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

发展,图书馆在过去为集中保存人类优秀文化

做出了贡献,在今天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新

形势下承载着更为重要的使命。
第三,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是中国图书

馆学人创造的文化财富,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
助力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李小缘说“夫图

书馆乃文明国之征象,观一国图书馆,可以见一

国文化之消长” [39]2 ,可见文化强国必须强图书

馆,这对今天的文化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第四,图书文献是传播的载体与工具。 中

国图书馆学思想认为,图书文献可以传言,可以

载道,传播既广大且久远。 图书馆通过收集世

界各国的文献,使各国文化得到交流与传播,
“中国经籍西传,不但影响了欧洲哲学,而且也

影响了欧洲政治” [40] 。 图书馆既是传播的重要

渠道,又是传播的重要组织者,文献传播思想可

指导今天的文化交流活动,将文献交流作为国

内外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加强国内文献传播

与对外文化传播的融合,提高中华文化在国际

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2)教育价值

英国著名科学家 Pearson 说:“近代科学因

其训练心智严格而公正地分析事实,因而特别

适宜于促进健全公民的教育。” [41] 图书馆学也

不例外,而且还具有更为独特的教育价值。
第一,图书文献具有育人的功用,无论是在

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中,早已成为育人的材

料和工具。 在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中,古代

重视以典籍教化民众,六经皆“教也”。 杨昭悊

认为图书馆在智育、情育、训育三个方面具有极

大的效力,而且提出“图书馆教育” [2]47 新概念,
系统阐述了图书馆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

会教育的关系。 洪有丰认为图书馆对于现受学

校教育者、已受学校教育者和未曾肄业学校者

均有促其知能生长的作用[42] 。 杜定友认为图书

馆是学者的养成所、国民修养的中心点、普及教

育的中心点[43] 。 李小缘更提出“图书馆即是教

育” [39]4 的观点。 现代图书馆更加强调教育意

义,将思想性作为评价图书馆的重要标准。
第二,图书馆是人民的大学。 古代图书馆

学重视图书馆培养国家栋梁人才的功能,而现

代图书馆学强调图书馆属于人民大众。 李大钊

论图书馆和教育的密切关系时提出“要使全国

变成一个图书馆或研究室” [44] ,徐旭认为民众

图书馆“是为实施民众教育最合适的机关” [45] 。
图书馆作为终身教育场所而存在,其价值在于

育人才、成人才,这是中国图书馆学思想赋予图

书馆的教育职能和使命。
第三,导读思想是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

中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一思想对于促进全民阅

读、提升全民素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按照导

读思想,大众教育不仅是为了读书学习,获取知

识,提升职业竞争力,而且是为了读书修养,让
阅读作为一种生活,以丰富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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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现代社会,素养教育越来越重要,
中国图书馆学思想提供了重要指导。 在文献检

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信息素养教育已成为图书

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书文化素养和阅读素养

进入素养教育体系,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素质的

全面提升,也关系到整个民族的教育水平与素

养问题。
(3)科学价值

图书馆学是一门具有跨学科应用特征的学

科,不仅具有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产生科学价

值,而且具有知识和科学记录的功能。 “图书馆

学专门研究人类记载的产生、保存和应用” [46] ,
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科学的辅助学科。

第一,图书文献是知识的载体,既是科学研

究的结晶,也是科学研究依赖的原料与工具。
科学研究是建立在前人成果之上的创新性劳

动,其继承性特点决定了图书文献的重要价值。
图书馆既是人类的记忆器、社会的公共大脑,也
是知识与科学的储备库与后勤保障装置。 以图

书文献为本的思想,完整地保存了科学发展全

过程的记录,促进科学文献与科学研究良性

互动。
第二,为科学服务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也

是图书馆学的重要使命。 从科学发展的规律和

图书 馆 的 性 质 看, “ 图 书 馆 是 一 种 科 学 事

业” [47] ,“在文化进步之历程中,图书馆乃学术

研究之惟一的工具” [48] 。 在中国图书馆学思想

体系指引下,图书馆学加强了科学文献的研究,
建立了科学文献学;在实践方面,图书馆搜集整

理各门学科的核心著作、核心期刊,整合知识库

文献、网络文献等,并通过文献检索、学科导航、
学科服务等理论与实践,为科学研究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 图书馆学为各门学科提供的文献计

量、引文分析、内容分析、知识图谱等工具与方

法,对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价值。
第三,古代没有科学史和科学学这样的专

门学问,目录学和图书馆学在一定意义上承担

了科学史的职能。 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重视

科学的产生与发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

想不仅能够指导各门学科史的建设,也对今天

的科学史和科学学具有指导作用。
第四,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中的分类思

想对于现代科学分类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即类

求书、因书究学的思想,可以揭示科学分类的变

化以及科学与文献的关系。 面对今天的知识世

界,如何处理学科的综合与分化,是学界关注的

主要问题;在今天大科学和交叉学科的新形势

下,参考借鉴“类例犹持军”的分类思想,可以解

决科学分类的难题。

4　 结语

中国图书馆学是在古老的中华文明和文化

的发展中孕育和诞生的,经历了长期的经验积

累和不断总结,形成理论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产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图书馆学著作《麟台

故事》 [12]56 ,其中体现出来的藏书思想比欧洲图

书馆学奠基者诺代的《关于创办图书馆的意见

书》和莱布尼茨[49] 的图书馆管理思想要早 500
年,而且形成了既有深厚人文底蕴又博大精深

的图书馆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足以使当

代图书馆学人树立更加强烈的学科自信。
1925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梁启超

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近百年来中国图

书馆人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图书馆发展之

路。 20 世纪初向欧美等西方国家学习,20 世纪

五六十年代学习苏联,改革开放后西方图书馆

学思想再次传入,经过中国现代图书馆学三代

学人的艰苦探索,已经从被动接受影响到主动

寻求交流合作,从单纯的固守传统或排斥影响

到以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为本、以外国图书馆思

想为用的辩证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图

书馆学思想体系。 在这一思想体系的指引下,
图书馆学经过从实践经验到方法论与理论认

知、再到科学抽象的两次思想革命,已脱离前科

学阶段进入到常规科学阶段。
今天,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契机,发展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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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中国学派、向世界图书馆学界传播中国思

想和中国声音,这一历史的责任和使命自然而

然地落到了新一代图书馆学人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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